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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诗人杨万里
□吴洋

树立起崭新的
诗歌范式

杨 万 里（1127 年 -1206
年），字廷秀，在当时和后世以
诗文著称，然而《宋史》将他列
入《儒林传》。绍兴三十年
（1160年），杨万里调任永州零
陵县（今湖南零陵县）丞，以弟
子礼谒见贬谪至此的张浚，“浚
勉以正心诚意之学，万里服其
教终身，乃名读书之室曰诚斋”
（《宋史·杨万里传》）。杨万里
的“诚斋”之号由此而来，也因
此，后世多以理学家视之。《宋
元学案》干脆将杨万里列为程
颐的三传弟子。

然而，在经学和理学上，杨
万里并未有太多发明，其主要
精力投入到诗歌创作中，乃至
自成“诚斋体”，在当时即享誉
诗坛，陆游曾说“文章有定价，
议论有至公。我不如诚斋，此
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
诗编》），项安世也说：“诚斋四
海一先生，诗满江湖以字行”
（《送杨主簿》）。相反，作为理
学巨擘的朱熹则对杨万里专力
为诗的做法颇不以为然。《朱子
语类》中就记录朱熹有评论云：

“不知穷年穷月做得那诗要作
何用？江西之诗，自山谷一变
至杨廷秀，又再变，遂至于此。”
朱熹还认为“作诗间以数句适
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
陷溺尔。”朱熹把专力为诗看作
是对为学和涵养心性的妨碍，
而杨万里在某种意义上则似乎
把作诗当作了理学的实践。

杨万里在其《论诗》一文中
说：“《诗》也者，矫天下之具
也”，“圣人引天下之众，以议天
下之善、不善，此《诗》之所以作
也。故《诗》也者，收天下之肆
者也。”他认为《诗经》是利用舆
论引导天下去恶向善的重要工
具，写作诗歌的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约束人心、矫正天下、复归
于善。这种观念其实就是对孔
子所云“《诗》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无邪”的发挥。杨万里
专力创作并树立起一种崭新的
诗歌范式。

宋代学者罗大经在《鹤林
玉露》乙编卷三中有“活处观
理”一条：

古人观理，每于活处看。
故《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
渊。”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
舍昼夜。”又曰：“山梁雌雉，时
哉时哉！”孟子曰：“观水有术。
必观其澜。”又曰：“源泉混混，
不舍昼夜。”明道不除窗前草，

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
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
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
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
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
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

此一条虽是泛论，却体现
了宋代学者于活生生的自然万
物中寻求天理与人心之灵犀一
点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完全可以
作为杨万里诗歌的绝佳注脚。

善于“抓拍”
自然万物的真相

“见乎表者作乎里，形于事
者发于心。其外寂然，其中森
然”（杨万里《庸言》），自然的变
化与万物的生命中，天理流淌，
对于杨万里来说，诗歌是“抓
拍”自然万物真相的手段，然而
如何取景、如何剪裁，无不体现
出自然万物与人之理性的紧密
关联，通过诗歌去感悟那一刹
那所蕴含或推衍出的天理则无
异于“道问学”的实践。“诚斋
体”的特色与趣味也正在于
此。请看下面这四首诗：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桂源铺》）

初疑夜雨忽朝晴，
乃是山泉终夜鸣。
流到溪前无半语，
在山做得许多声。

（《宿灵鹫禅寺》二首其二）

岭下看山似伏涛，
见人上岭旋争豪。
一登一陟一回顾，
我脚高时他更高。

（《过上湖岭望招贤江南北
山》四首其二）

莫言下岭便无难，
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围子里，
一山放出一山拦。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
其五）

前两首均以山中水声开头，
然而一首写溪水，落笔在其形，
展现出难以遏制的生命活力和
昂扬的精神；而另一首写泉水，

依然落笔在其声，表现的则是乡
愿的虚伪面貌。后两首写山行，
一首上山写山与人争胜，一首下
山写山与人调笑，但总之是人败
给了山。这四首诗，写声音、写
动作，读者如耳闻亲见，因此钱
锺书先生说“诚斋善写生”“如摄
影之快镜”（《谈艺录》）。除此之
外，四首诗就眼前景物写起，或
诙谐、或慷慨、或讥讽，用拟人的
手法，几乎毫无障碍地将自然之
景过渡到人间百味。

在句法上，杨万里没有采
用传统“文言”诗歌中以名词为
主要结构的方法，转而以动词
作为主要支撑点，这种句法使
得“诚斋体”如同一部“停格动
画”，它带给读者的是时间维度
上的纵深感和一种具有戏剧性
的情感体验，相比于传统“文
言”诗歌工稳的留白句法，杨万
里的诗歌显得更具生活气息与
活力，也更加吸引读者去探索
其情节演进的结果。

除此之外，杨万里大量运
用“白话”词汇，在格律的框架
内，寻求更具效果和更加生动
的表达方式。以上四首诗中，
作“观看”意的“看”字是六朝之
后产生的俗语词，“喜欢”“前
头”“围子”是六朝或者唐以后
才出现的俗语词，“拦得”“到
得”“做得”“赚得”等放在动词
后面做助词的“得”字句也是唐
以后产生的俗语。除此以外，
杨万里诗中运用俗语词的比比
皆是，比如“诗僧遮莫更禅僧”

“侬今去处渠知么”（《送乡僧德
璘二首》）、“问路无多子”（《晨
炊皂径》）、“若问山僧作么生”
（《送曾无逸入为掌故》）等等。

杨万里曾经说：“诗固有以
俗为雅，然亦须曾经前辈取镕，
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
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
之类是也”（《答卢谊伯书》）。杨
万里往往采用前人已经在诗歌
中使用过的、经过时间淘洗后的
俗语词入诗。这一做法，避免了
流行语汇对于诗歌的个性表达
所造成的伤害，也保持了诗歌与
庸常的应有距离，隐然有梳理并
继承“白话”传统之意。

据杨万里在《诚斋荆溪集
序》中自述，其诗初学“江西诗
派”诸人，后学陈师道五律，后
又转学王安石七绝，后又学晚
唐绝句，到宋孝宗淳熙五年
（1178年），杨万里忽然彻悟，
辞谢众人，“皆不敢学，而后欣
如也”，作诗“浏浏焉，无复前日
之轧轧矣”。杨万里还在《跋徐
恭仲省干近诗》中说：“传派传
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
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
出头。”显然，杨万里试图摆脱
江西诗派乃至晚唐诗人的影
响，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其难
以推脱友人之请为作《江西宗
派诗序》，又作《江西续派二曾

居士诗集序》，后来刘克庄在
《茶山诚斋诗选序》中干脆要把
杨万里补入江西诗派当中。

诗句脍炙人口
极具生活气息

杨万里平生不喜佛教，他
曾说“予不知佛书，且不解福田
利益事也。所知者，儒书耳”
（《石泉寺经藏记》）。然而郭绍
虞先生就曾经指出杨万里论诗

“颇带禅味”，如：

不分唐人与半山，
无端横欲割诗坛。
半山便遣能参透，
犹有唐人是一关。
（《读唐人及半山诗》）

要知诗客参江西，
政是禅客参曹溪。
不到南华与修水，
于何传法更传衣。

（《送分宁主簿罗宏材秩满
入京》）

受业初参且半山，
终须投换晚唐间。

《国风》此去无多子，
关捩挑来秪等闲。
（《答徐子材谈绝句》）

如此看来，杨万里对于禅
宗相当熟悉，他在诗中所用的

“无多子”、“作么生”等俗语词
也多见于禅宗语录。葛天民曾
说：“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
弄活泼泼。……生机语熟却不
排，近代独有杨诚斋。才高万
古付公论，风月四时输好怀。
知公别具顶门窍，参得彻兮吟
得到。赵州禅在口皮边，渊明
诗写胸中妙”（《寄杨诚斋》）。
葛氏所论颇得“诚斋体”之三
昧。“语熟”正是“白话”之意，

“生机”则是其“活处观理”，“不
排”则是其句法之巧妙周到。

“风月”句与“渊明”句则指其善
于捕捉自然万物之真相，“赵州
禅”句因杨万里有“句法天难
秘，工夫子但加。参时且柏树，
悟罢岂桃花”（《和李天麟二
首》）诗，诗用赵州从谂“庭前柏
树子”公案和灵云志勤见桃花
悟道之典故，“赵州禅”各种参
禅话头如“吃茶去”、“洗钵盂
去”等脍炙人口且极具生活气息，
也非常符合杨万里诗歌中从生
活琐事见天理流行之趣味。

总而言之，杨万里的“诚斋
体”，其所受影响不仅来自其所
服膺的理学观念，同时还受到
江西诗派理念的影响，也受到
禅宗法门的潜移默化。杨万里
是“白话”诗歌传统的自觉继承
者。其“白话”的资源，来自唐
宋诗歌与禅宗语录以及当时的
语法习惯。杨万里大胆尝试以
动词为主要支撑点的句法，令
那些经过熔炼淘洗的俗语词与
句法紧密配合，用最接近口语
的方式完成了古典诗歌的表
达。 据光明日报

1927年，胡适的《国语文学史》讲义稿出版。在这部讲义稿中，胡适指出“诗到南宋，方才把北
宋诗‘做诗如说话’的趋势完全表现出来。故南宋的诗可以算是白话诗的中兴。”南宋中兴四大诗
人中，除尤袤因诗作保留下来的很少存而不论之外，陆游、范成大、杨万里都被胡适直接称作了白
话诗人。从诗歌的风格和诗学理念上来看，最符合这一称谓的，则非杨万里莫属。

明朝周臣根据宋代杨万里的七绝《春日》诗意绘制的《闲
看儿童捉柳花诗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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